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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妻儿谋永远幸福
□季国平

锡剧《烛光在前》结尾处，引用了革命先烈张太雷给妻子
陆静华家书中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们离开是暂时的，是想
要谋将来永远幸福。你也可享真正幸福，母亲与孩子也享真
正幸福。但现时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所以
你我不必忧虑，大家该在这时期中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
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何等快乐的事啊！”家书本是很
私密的，但张太雷家书所言，却是为天下妻儿谋将来永远幸
福，突显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作为张太雷妻子的陆
静华，虽是一名普通的母亲，但她忍受离别之痛，无怨无悔，
引领儿女继承父志，走上革命道路。在建党百年的特殊日子，
缅怀先烈、塑造英雄，锡剧《烛光在前》的创作不仅有着特别
的意义，而且该剧以独特的构思、别样的风格、鲜活的形象、
动听的唱腔，在建党百年诸多剧目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

该剧的立意、构思和风格是十分鲜明和独特的。就剧目
立意言，名曰“烛光在前”，“烛光”是有着鲜明的象征意义的，
她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象征，也是共产党人“初心”的烛照。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以张
太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要为天下妻儿谋将来
永远幸福，他舍小家为大家，引领妻儿走向革命，为新中国的
创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就剧情结构言，全剧以“烛光在前”为引领，以陆静华与
丈夫张太雷及三个子女的数次别离为主线，以夫妻情、母子
情、革命情为贯穿，演绎了一出可歌可泣的锡剧大戏，塑造了
张太雷、陆静华真实生动的感人形象。全剧四场主戏，如编剧
所言，前三场戏以陆静华支持儿女们寻找党组织为切入点，
既有按时序推进之一送再送、一别再别之情节延展，又在儿
子张一阳之死上重组时间线，展开对张太雷的回忆，形成首
尾呼应，从而完成对“烛光”的追随和追溯。在我看来，前三场
戏完整严谨，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明写陆静华与儿女们的一
别再别，也是在暗写张太雷，写太雷精神影响的无处不在。儿
女们对于革命的向往，正是父亲精神的感召和父辈道路的自
觉追随。至第四场戏，由儿子张一阳的死（1939年），引出了当
年（1913年）张太雷为儿子起名往事的回溯，张太雷正式登
场，向妻子道出了抛妻别子、离家多年的真相。太雷夫妇的生
离死别，悲壮感人，也营造出全剧意境之高潮。第四场戏虽时
间线重组，但太雷精神的主线与前三场戏是一脉相承的；而
对当年的回溯，也揭示了前三场戏中子女追求革命、烛光在
前的内在逻辑，更是陆静华及儿女们精神世界的升华，是对
张太雷精神的传承和弘扬。“烛光”在前，“初心”不改，锡剧
《烛光在前》显然是一出革命意浓、妻儿情长、感人好看的优
秀剧目，当下这样描写革命先驱的剧目并不多见。

就形象塑造言，该剧着力塑造的张太雷、陆静华及其三
个子女的生动形象，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陆静
华的形象，尤为真实感人。她是革命先驱的妻子，还是三个孩
子的母亲。当张太雷离家革命后，她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除了三个孩子，还有后来瘫痪在床14年的婆母。为了不给家
庭招惹麻烦，她还要隐瞒丈夫真实的身份。多少年来，她是在
艰辛、忍耐和煎熬中度过的。她的儿女要重走父亲之路时，她
是纠结两难的。作为母亲，她舍不得孩子离开，她更清楚地知
道，孩子一旦离去，就有可能像父亲一样为革命牺牲。但在关
键时刻，她不仅告诉了孩子们父亲真实的身份，而且坚定地
支持儿女走父亲的道路。陆静华正是这样一位慈母，与天下
母亲一样，爱家庭、爱丈夫、爱孩子，但关键时刻，她同样因为

“谋将来永远幸福”，义无反顾，支持孩子们的选择，引领他们
投奔共产党，走向革命。剧中并没有人为拔高陆静华，把她写
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母亲，而是写出了一个普通又崇高、
真实可信的共产党人的妻子。生活艰辛困苦，儿女去留抉择
的两难煎熬，忍受着常人所不能的痛苦和纠结，如此的陆静
华却更鲜活、更真实、更感人。她的身上固然蕴涵着张太雷之
精神，而她崇高的品格和美德更闪烁着伟大的人性光芒。

该剧的编导演都是当下实力派戏剧家，强强联合，精心
打造了精彩的舞台。编剧罗周非常擅长触摸人物情感的“痛

点”，描写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刻画形象，彰显性灵。导演童
薇薇和主演孙薇在二度创作上，善于把握剧情和人物的“动
情点”，通过细腻生动的表演，创造真实鲜活的舞台形象。对
于主演孙薇来说，扮演陆静华是她的又一次挑战。她曾经在
锡剧《卿卿如晤》中扮演过近代革命党人林觉民的妻子，积累
了相关的表演经验。应该说，孙薇饰演的陆静华，又有了一次
新的飞跃，出色地塑造了太雷夫人的形象。她细腻动情的表
演，如诉如泣的锡剧声腔，大大增强了这一形象的舞台感染
力。全剧的四场戏，每场都有精彩之处，随着剧情和人物命运
的变化，观众几度感动，屡次落泪。

全剧开场的“剪信”就先声夺人。1937年的冬天是个非常
时期，陆静华在“忐忑日夜苦悬望、远近江天连火光”的背景
下，准备携家逃难，而二女儿“痛心国难意激荡”，愤而离家从
军。张太雷不在家，丈夫的家书自然成了母亲的主心骨。家书
引领了儿女们的前途和命运，而剪下“抬头”张静华和“落款”
张太雷的细节，是为了保护出行的女儿，也营造了扣人心弦
的戏剧悬念，更寄寓了浓浓的夫妻情、母女情、革命情，极富
思想内涵和戏剧张力。

第二场的“议去”，“腌萝卜”是神来之笔。这场戏从次女
西蕾（梅）托交通员捎信、组织来人接他们全家去延安切入，
长女、儿子盼着要去延安，但因为瘫痪在床14年的婆母，静华
却不能去。第二场戏展示了一个普通革命家庭的家长里短，
神来之笔落在母女“腌萝卜”的细节上。“萝卜干下酒作佳肴”
是常州民俗，“腌萝卜”的三步曲，托物言志，对比联想，“人生
一世亦如此，苦尽甘来慢慢熬”，正是寻常百姓的人生写照，
也是陆静华的人生自画像：“熬熬熬，忍忍忍，但凡有个盼头，
总有苦尽甘来之时。守着你们无病无灾、长大成人，就是姆妈
的盼头，再苦再难，我也欢喜。”以“腌萝卜”喻人生，正是这场
戏的戏眼所在，陆静华敬奉婆母、慈爱儿女、不辞辛劳、自我
牺牲，令人敬重，催人泪下。

第三场“掷衣”，更是一场母子生离死别的情感戏。张一
阳背着母亲追随革命，陆静华寻子到船上的那段母子戏，层
层递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母亲不舍儿子又忍痛舍子的复杂
内心。母亲担忧，儿子一旦走上丈夫的革命道路，可能就是一
条不归路。丈夫走了，次女走了，儿子再走，作为母亲，情何以
堪？不过，当儿子铁了心要追随父亲的道路时，母亲不舍也得
舍，此时的陆静华内心纠结、挣扎、两难，但最终还是转向了
支持。“掷衣”的细节，突显出革命者的母亲忍痛割爱的悲壮。对
于张一阳来说，偷偷离家，也是不堪与母亲当面告别，所以，当
母亲离船而去时，一声“姆妈”，撕心裂肺，观众无不动容。

第四场“起名”是往事的回溯，更是全剧主题和意境的升
华。张太雷从前三场戏中的“影子”走了出来，正式登场，他与
陆静华的夫妻情凄美动人。这场戏有两个重要场景，一是当
年张太雷夫妇重逢后的再次别离，张太雷对妻子讲述了他离
家革命的真正原因。第二个场景是为儿子起名“一阳”，引出
了母亲怀胎十月的倾情演唱，也将该剧的情感戏推向了高
潮。全剧最后在“幕后传来婴孩啼声，十分响亮”中结束，“冷
到极时，春便近了”，正象征着一个让天下妻儿幸福的新中国
即将诞生。

该剧的语言本色当行，词朴而情浓，言简而意骇，与锡剧
剧种和声腔很是匹配。锡剧剧种本就擅长表现家长里短、儿女
情长，该剧虽然写的是革命者的家庭，但夫妻情、母子情的家
长里短和儿女情长是全剧演绎的主体，以情写人，以情动人。剧
中许多细节的表现，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情调，又非常切
合具体的戏剧情境和人物心态。“腌萝卜”三个步骤的唱段，与
经典《琵琶记》赵五娘“糟糠自厌”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生动形
象地再现了陆静华的人格和品性（常州人、百姓家、人生味）。

常州锡剧院近年来在现代戏的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
绩。由此，我联想到2004年春，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在常州
举办现代戏优秀保留剧目展演，常州本有着创作现代戏的优
秀传统。我们期待，常州锡剧院以锡剧《烛光在前》为新的起
点，再接再厉，为当代戏曲现代戏创作多做贡献。

《烛光在前》观剧散记
□马 也

4年前，编剧罗周、导演童薇薇、主演孙薇创演了锡
剧《卿卿如晤》，这部剧以黄花岗起义为时代背景，从烈
士林觉民之妻陈意映的角度讲述“与妻书”的故事。舞台
上没有正面凸显革命者的刚毅不屈，而是从小家的儿女
私情衬托革命者以天下为念的革命豪情，令人耳目一
新。如今，这三位创作上的“铁三角”又齐聚常州，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时刻，为观众带来了

“革命者妻子三部曲”的第二部——锡剧《烛光在前》，实
现了一次全新的跨越。

《烛光在前》以“常州三杰”之一的张太雷同志“为人
民谋幸福”的忠贞信仰为引领，讲述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坚
强不屈地生活，追随张太雷的足迹走上革命道路的感人
故事。全剧以张太雷夫人陆静华为第一主人公，从这个极
其平凡又极其伟大的女性身上，折射出共产党人为信仰
前仆后继、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光辉，深情讴歌了为民族
解放事业贡献所有的革命先烈。从精神实质上看，由《卿
卿如晤》到《烛光在前》是一脉相承的；但从创作的难度
看，后者无疑是对创编导演的一次严苛的大考验。当今戏
曲舞台上，除了李大钊、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等男性革
命志士和英模人物的戏剧化表达外，编导们的创作视野
又不约而同地聚焦在了这类英模人物和革命志士背后的
女性人物，涌现了一批优秀剧目如评剧《母亲》、京剧《母
亲》、锡剧《卿卿如晤》等。但即便是以柔情似水、母爱无边
的女性形象为主的艺术创作，依然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
的难题——以真人真事为依据的舞台创作，在不失真的
前提下，如何能做到比纪实报道更好看，更有艺术性，更
能引起观众们的震撼和思考。面对这样一个艰巨的难题，
江苏省常州市锡剧院的同仁们可谓迎难而上，用优异的
表现为“这场攻坚战”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烛光在前》初战告捷。它的成功正在于编导们没有
从张太雷的事迹出发，去正面描写一位革命早期仁人志
士的伟岸形象，而是实事求是，结合剧院实际情况，量体裁衣，围
绕孙薇打造剧目，将表现的重点落在了张太雷的夫人陆静华身
上。在编导们神奇的剪刀下，我们没有看到不择巨细地去罗列事
迹，也没有让陆静华在张太雷的庇护和感召下成长为一名失真
的革命者。而是以陆静华与丈夫张太雷及三个子女之间的数次
别离为主题，构建了“剪信”“议去”“掷衣”“起名”四场主戏。每折
可独立成章，连缀起来又是一台完整的演出，这中间基本是围绕
着张太雷写给自己母亲和妻子的“一封家书”这一真实事件生发
的，其中也加入了编导富有创造性的剪裁和诗意的升华。在我欣
赏的过程中，脑海中时不时地跳出李春利创作的歌曲《烛光里的
妈妈》的词句。这首歌在结构上与该剧异曲同工，词作依次描写

泛起霜华的黑发、印着牵挂的脸颊、不再挺拔的腰身和失
去了光华的眼睛等母亲的外貌变化，通过记忆中的感人
场景，传达了人物内心的真挚情感。反观《烛》剧，亦是陆
静华与子女们的一送再送、一别再别的情节延展，由张一
阳之死，引发对张太雷的回忆重现往日夫妻之情，将一位
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热情、最有理想、最具献身精神的
年代”，有着美好的心灵和海洋般的胸怀的活生生、沉甸
甸与时代共脉搏的人民母亲形象立在了锡剧舞台上。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人学”。《烛》剧的编导们以“人
学”作为创作的目标，尤其是通过编剧独具慧眼的发现，
让我们亲切地感受到陆静华那熟悉的生命气息和精神光
泽，感受她心灵的悸动以及复杂的人生况味。“剪信”一折
中，有着对小家幸福美满的向往的陆静华，希望自己的子
女们能够安稳度过一生，当孩子大了明知留不住，“却总
想留你一留”。在劝说二女儿张西梅放弃救国念想的交谈
中，她仿似在西梅身上看到了夫君张太雷身上久违的那种
炽烈情怀。在难以挽留之际，她毅然将一封怀揣许久、且已
剪去落款的家书让孩子们念了出来。这是一个在她心里憋
了整整10年的秘密，当孩子们念完家书，知悉自己的父亲
便是革命者张太雷后，母亲陆静华早已泣不成声。“议去”
一折，陆静华知道大女儿羡慕二女儿的人生选择，希望走
父亲的道路，她没有挽留，而是以腌萝卜为喻，希望西屏
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再苦再难也要咬紧牙慢慢熬。她的
嘱托可谓字字含情，掷地有声。“掷衣”一折，陆静华明知
小儿子就在即将离开的船上，但她不想拦阻儿子的人生
选择，她用尽全身力气，把儿子的衣服和丈夫牺牲时被打
碎的怀表一起扔上了船。霎时，儿子泪如雨下。他跪在船
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姆妈，儿子给你磕头了”。岸边，陆静
华也是泪流双颊极力回应着“当心身体，听你二姐的话”。
那一刻，观众席安静异常，落针可闻。通过几次的送与别
的戏剧行动，不仅将张太雷家书中“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

苦，去换那种幸福……”演绎得淋漓尽致且催人泪下，也让我们
看到一种诗意的现实主义穿透历史，以最鲜活最生动的细节完
成了陆静华的人生成长的塑造，此刻她的心里或许真能放得下
整个世界。

当我们循着陆静华的生命轨迹感受她那强烈的生命气息和
闪亮的精神光泽时，我们也看到了陆静华的饰演者孙薇在与人
物互相交融时完成的自我升华，应该说相较于《卿卿如晤》中的
陈意映，她的表演充分将深度寓于朴素之中，在平实中闪现奇
崛，在具体而微的人生情景中，孙薇对角色的塑造上，激情是节
制的，她善于抓住角色的每一次心灵的颤动，将人物的人情美和
道德美一层层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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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周做编剧的剧本总有惊喜，《烛光在前》
也不例外。《烛光在前》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张太雷的真实人生为原型，以张太雷的夫人陆静
华为第一主人公，以她对三个子女要去投身革命
的三次挽留、三次离别为主体展开叙事。剧中没
有太多的笔墨正面描写张太雷，甚至他直到最后
一折才出场，但他又无处不在。

罗周以一个革命者的妻子作为切入点，她
说：“这次我回归到最朴素的表达，张太雷一家人
的生活中有太多真实的细节，已经构建了作品的
骨架，丰盈了作品的血肉。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尊重那些曾经
鲜活过，用尽力气生活过的生命本身呢？那些真实的细节让
我非常虔敬地理解他们、感受他们。”她确实是用最朴实的词
汇创作出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母亲，同时折射出了共产党人为
信仰前仆后继、舍小家为大家，贡献出自己所有的精神光辉。
《烛光在前》作为一部“献礼”作品是独树一帜的，甚至可以说
是独占鳌头。

《烛光在前》秉承了罗周一贯的四折一楔子的形式，简
洁明快地凸现了一位母亲、一位革命者的妻子怎样用柔弱
的肩膀，撑起了家庭和儿女、丈夫的事业和信仰。也让观众
关注到了一个我们很少关注的人群。革命党人抛头颅、洒
热血，但是革命党人的妻子更多的是守望，她们凭借心中的
一点烛光，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牺牲。

陆静华与儿女和丈夫的四次离别、四次挽留，虽然同
是离别和挽留，但是却各不相同。第一折剪信，二女儿张西
蕾（梅）“愿迎风火赴疆场”“敢投此身入烘炉”，态度十分坚
决。作为母亲，谁“忍娇儿蹈兵锋”？她态度也很强硬，再三
叮嘱张西屏“看着她”“看紧她”“看住她”！但伤心之余，她

“剪信”交给女儿，并告诉女儿哪里才是她应该走的路。孩
子们疑惑母亲的行为，早有准备却为何反对，母亲说：“却
总想留你一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充满了无奈、隐忍和
爱。第二折中，张西屏收到妹妹从延安的来信，被兴奋和向
往冲昏了头脑，她与母亲的一段对唱堪称精彩，女儿讲理
想，母亲讲做萝卜干，很接地气，但是暗藏人生哲思，两人
貌似各述心曲，但是又暗藏交流，虽是言外之意，又是情理
之声。最后陆静华说：“你想去就去吧。”面对女儿的惊异，

她的回答是：“我留过了……”也许是有了二女儿的前车之
鉴，这次离别她平静了很多，但更多的还是无奈。最后张西
屏选择了走母亲的路，她说：“他们去走爹爹的路了，就让
我来走姆妈的路吧。”催人泪下。第三折，儿子张一阳的离
开，惟一的男丁要上战场，意义是不同的，但是作者偏偏让他
们的分别不是面对面的，别具匠心，唱词也十分经典、感人。
第四折闪回到张一阳出生之前，陆静华对张太雷的挽留，这
也许是她对丈夫的惟一一次任性，这一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女人的柔弱和强大，还有一个革命者面对家庭瞬间的徘徊。

罗周简直是“创作天才”，她可以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
爱、牵挂、不舍到放手表现得淋漓尽致，尺度把握得也很精
准，没有嘶吼和纠缠，仅仅是淡淡的几句话，却获得了比呐喊
更能击中人心的力量。最后一段诗化的唱词，情感细腻、文辞
优美，是可以在戏曲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经典唱段。

张太雷29岁牺牲，可用的材料很少，但是罗周十分智
慧地从他的妻子入手，将星星点点的史实结合合理的虚
构，串联成了一位母亲的史诗。不同于大部分革命题材，
《烛光在前》没有惨烈的战争和豪言壮语，而是通篇表现儿
女情、夫妻情，充满了生活质感。

陆静华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嫁给张太雷之前字也不识
一个，之后丈夫教她识字，潜移默化当中张太雷的种种思
想对她有很深的影响，儿女虽然不知道父亲是谁，但是父
亲的思想却又由母亲在潜移默化当中传播给了他们。作者展
现给我们的，不光是两代英雄，还有两代母亲。就是这种润物
细无声的情感，默默地滋润、渗透着每一个人的心和情，在脉
脉温情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薪火相传。

烛光里的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许许 可可

锡剧《烛光在前》笔谈
由江苏省常州市锡剧院演出，罗周

编剧、童薇薇导演的锡剧《烛光在前》以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太雷
同志的真实故事为创作原型，以张太雷
同志“为人民谋永远幸福”的忠贞信仰为
引领，讲述了他的妻子和儿女坚强不屈
地生活，追随张太雷的足迹走上革命道
路的感人故事，深情讴歌了为民族解放事
业贡献所有的革命先烈。该剧已入选江
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投
入剧目、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并将于5月
7日-8日代表江苏晋京参加中宣部、文化
和旅游部、中国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
品展演”。 ——编 者

这几年看戏确实不少，但是很久没有这类观剧的艺术体
验了。2020年或者更早——至今，锡剧《烛光在前》，是我读过
的最好的戏剧文学作品，是最令我感动的剧场演出。这部作
品是江苏常州给当下中国戏剧以及建党百年的厚礼，是罗周
对当代中国戏剧文学的又一贡献。

写张太雷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的丰功伟绩，
怎么写？罗周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本人的思想的烛照力量和
在叙事、结构等方面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张太雷及瞿秋白
等共产党人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化成精神的烛光，烛光引
领着众人，众人又折射了烛光。

于是，这部戏就以母亲，也就是张太雷的妻子陆静华为
贯穿主角，既塑造了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又通过母亲的“三
别”（别女、别儿、别夫），来折射“烛光”的引领。如果非要概括
这部戏的故事意象的话，那应该是“烛光在前，母亲史诗”。

作品的叙事结构极有创意和匠心。全剧也可以简化为三
个字：“信”“别”“烛”。故事的外壳是一封信，是张太雷的一封
家书。第一折“剪信”：陆静华要带二女一儿逃难，所有家当全
部抛却，惟独“怀揣泛黄纸一张”。全剧就由这张纸展开，剪去
抬头和落款，别有情节，另有用意。这张纸凝聚的正是“烛
光”，“烛光”引领着“三别”（动作）。所谓“三别”实际上是“三
送”：送夫、送女、送儿——送不送、怎么送、在哪儿送、送到哪
儿？过程的展开——千回百转，一波三折，荡气回肠。

在第一折“剪信”中的“别”（“送”），次女张西梅要投身抗
日洪流，母亲先是“留”：三层命令“看着她！”“看紧她！”“看住
她！”其实也是探测女儿的内心真意，因为她早就料定此女必
随“烛光”而去，否则开场她就不会“怀揣泛黄纸一张”了。三
番四复之后，她同意了女儿；但去往哪里？不是南京而是上
海，那里有你爹爹的伙伴。

第三折“掷衣”，船上“寻儿”“别儿”“送儿”，一场绝佳好
戏。情节太独特，母亲的情感也太独特。罗周有很强大的人物

“经验重塑”能力，她总会把矿山矿石一样的资源消化熔化之
后，压缩提炼成晶体，形成戏剧之核、情节之核、动作之核、意
象之核；这个“核”具有极大的艺术能量，之后再艺术化地辐
射，如此剧的“信”“别”“烛”。她的另一部作品《瞿秋白》同样
是以“舍生取义”的一个“取”字来艺术展开：为什么取、为谁
取、怎么取，甚至是“取”“舍”“死”的动作具体样态——刑场。
把为了一种信仰而牺牲、献祭的义无反顾和自觉意志（动
作），戏剧化地编织、放大、放慢；一个伟大高贵的灵魂被活生
生地再现。

《烛光在前》对当今中国戏剧创作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例
如如何让主旋律主题性创作，从注重宣教功能向真正的优秀
艺术品过渡的启示。好的艺术品应该有“两个伟大”，而只有
观念的伟大、题材的伟大、原型的伟大、信仰的伟大，是不够
的，还要有艺术表现的伟大。罗周的现代戏作品总能把两个
伟大有机地融合起来。艺术表现的伟大，重要的是人的发现、
人生的发现、“人间”的发现、人格的发现和人性的发现，这也
是作品的精神发现和思想发现。例如该剧腌萝卜的“腌”“熬”

“压”“搓”“忍”是“人生一世亦如此”的戏剧化表现。不是堆积
苦难，展示苦难，而是直面苦难、迎接苦难、穷尽苦难、超越苦
难，于是苦难被提炼上升为史诗。

发现人表现人，难在心理的发掘。把外在冲突内化为心
理冲突，把外在动作内化为心理动作。船上的戏就是一场心
理戏。陆静华明知儿子在船上，但是又不能挑破。母子背躬唱

“再相逢，再相逢，不知是哪一春”。个体命运已被预感，“这条
路不好走啊，太雷离家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一天”。但作为母
亲总存幻想，她难以承认这一别就是永诀。

“余韵”看似是倒叙，本质上是心理戏；可以看成是全国
解放后，她在国庆观礼台上方才得知儿子张一阳已经牺牲，
之后的心理。四十句“绣十月”的怀胎歌，罗周用工笔重彩为
母亲形体造像，用深情浓意为母亲精神造像，“五月绣得石榴
红，腰身笨重小腹隆，吃糠咽菜不敢饿，怕儿肚里嫌娘穷”。这
个母亲十月孕育的是谁？18年后跟随烛光前进的战士，为了革
命而牺牲的烈士。这段心理的叙述，平静、坦然、隐忍、悲壮。

锡剧《烛光在前》是试演也是首演，从剧本到舞台呈现，
当然有调整打磨的必要，但这不影响它高水平的艺术质量。
导演童薇薇的舞台处理和主演孙薇的演唱，可圈可点可展开
分析的亮点很多。13年前和12年前两场戏的情景再现，达到
甚至超过《红灯记·痛说家史》的经典，孙薇全面的演唱功力
得以很好地发挥；演得惊心动魄、勾魂摄魄，看得屏神静气、
物我两忘。船上的三人戏和“余韵”的“绣十月”，经进一步加
工，完全可以雕刻成现代戏的折子戏。

“余韵”四十句的唱词可能成为中国叙事诗的新经典，不
输李季、李瑛、张志民的名篇。可以看出罗周从古典到现代，
从民族到民间，从诗经到讲唱，直至清人子弟书的文学贯通
积累。

“余韵”，在戏剧结构上也是奇绝的。这是对四折戏的
“破”。这种“破”，使“烛光”和“母亲”的主题更为丰厚、丰润、
丰满，带来了作品的“象外之象”“旨外之旨”“韵外之韵”。


